
周其坐在位子上， 脸色不好，
该表露的不该表露的他心里有底，
可有底又不能完全表露，这不由让
他的心情更为难言。

许凯端着一杯酒过来了，笑着
说，老同学，你是真的难请呀，今天
我就不叫你周局长了，咱王老师和
各位同学都在，再大你也大不过王
老师，对吧？

王老师也是笑意融融，鬓发间
大半的斑白， 当初教他们初一时，
王老师一头的黑发，同学们都说老
师的这头发是标准的黑。 可临到初
三那年，王老师真的是为他们操碎
了心呀 ， 操心最多的无非是两个
人，周其和许凯。 周其是家里的变
故，父亲出车祸没了 ，母亲病倒在
床上，周其说，王老师，这书我不读
了。 王老师说，不行，你必须要读下
去，你不读你将来能做什么！ 王老
师说得斩钉截铁。 那段日子，王老
师天天往周其家里跑，劝周其的妈
妈和他的爷爷奶奶，孩子的书必须
要读下去，不然你们真就害了他一
辈子！ 可以说，周其后来继续读高
中，乃至考上大学，再到现在做局
长，没有王老师当时的坚持 ，真不
知道会怎么样了！

再说许凯， 许凯不仅逃学，还
和社会上一群不好的人混在一起，

到处去打架。 有一次，许凯还公然
在学校里和几个社会上的人打了

起来，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学
校决定要把许凯开除。 王老师去校
长那儿求了一个多礼拜，还拍着胸
脯做保证 ， 许凯这孩子一定能改
好，要是他改不好 ，我这个班主任
也不当了。 校长只好同意了，但也
给了许凯一个留校察看的警告处

分。 也因为这，许凯后来才有机会
考上了大学， 现在也开了公司，做
起了老总。

看着许凯杯中的酒，周其淡淡
地说，我酒量浅，意思意思好吧？ 许
凯说，不能啊，王老师在这里呢。 王
老师听到了声音，说，周其，你喝完
吧，今天难得聚这么多人，高兴。 周
其点点头，杯中酒一饮而尽。 许凯
拍着手，说 ，还是咱王老师说话有
用！

说起来，这一堂庆功宴的主角
是王老师，更是许凯。 许凯给学校
捐了一大笔钱，将学校的设备全部
换新的。 并且也以捐钱的契机，请
王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吃个饭。 叫周
其来赴宴，也是以王老师的名义请
的。 许凯知道，王老师要请周其，周
其一定会来。

这杯酒喝完了，周其径直走了
出去。

前不久，许凯去了周其的办公
室。 关上门，许凯笑了，说，老同学，
好多年不见了，你们局里今年的几
个大项目 ，给我做吧 ，我不会亏待
你。 周其摇摇头，冷冷地说，抱歉，
这个我真帮不了你。

账台前， 周其说 ，1 号包间买
单。 女服务生查了下，说，已经买过
了。 周其心头一紧。 身后有个声音
说，我知道你会来买单。

说话的是王老师。 王老师脸上
笑眯眯地，说 ，放心吧 ，我买的单 。
周其说 ，王老师 ，对不起 。 王老师
说 ，我很欣慰 ，这么多年你一直没
变，我记得有一次你捡到钱到学校
交给我 ，急得不得了 ，非要马上找
到失主不可，这反而不像是你捡到
钱反而像你偷别人的钱一样紧张，
这些年你做局长的传闻我也听到

许多。 上次许凯来找你的事我也知
道 ，这次 ，也是我特意叫了你 。 又
说 ，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你 ，捡到
钱后慌乱的表情，很好，很好。 王老
师赞许的目光看着周其。

餐馆外的夜色已经起来了，王
老师一直把周其送到了门口。 高高
的天上有一轮皎洁的明月，照耀着
整个大地。 周其缓缓地走出几步，
又转身 ， 朝王老师深深地鞠了个
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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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生前爱花 、 养花的名声在四
邻中家喻户晓。 每到秋天痴迷于菊花
的她把一盆盆被精心侍弄的菊花摆放

在庭院中， 那幽幽的花香弥漫着一条
街， 吸引着四邻八舍纷纷前来观赏。

正是菊花绽放的时节 。 我采撷了
大束的菊花来到外婆的墓前祭扫。

看着掩映在菊花中外婆的遗像 ，
往事一一在我眼前浮现……

外婆出身于农家 ， 自小在田地劳
作外， 爱花的她在屋后的空地辟了块
花圃。 每当花儿盛开， 爱美的她对镜
插花 ， 也分送
给同村姐妹一

起美美 。 每每
此时 ， 姑娘们
徜徉在花丛中 ，
看到鲜艳的花

采上一朵插在

发髻上 ， 相互
比照 ， 引得蜂
蝶好一阵地围

着她们转悠着 。
花的芬芳与姑

娘们银铃般的

笑声 ， 溢满了
这小小的村落。

每 逢 赶 集

她撷取了时令

的花儿去叫卖

贴补家用 。 那
一束束还沾着

露珠娇美的花散发出的阵阵芳香 ， 吸
引着妇女们纷纷前来购买。 尤其在暮
春初夏可别在胸前发出幽幽清香的栀

子花、 白兰花， 不仅姑娘、 少妇喜爱，
连半老徐娘都喜滋滋地在大褂上别上

一朵。
外婆婚后随外公来上海谋生进了

纺织厂， 借租在郊区的小屋。 屋外的
小河边有一大块杂草丛生的滩地， 她
铲除了杂草平出了地， 除种些蔬果外，
又辟了块比老家大的花圃。

那年秋天 ， 日本厂主见威胁利诱
不成派人暗杀了领导罢工的领袖 ， 由
此引发了全市声讨示威的浪潮。 外婆
勇敢地走进了游行的队伍， 并给工友
们分发了一朵朵从花圃中采来的白菊

花， 陡然增添了同胞被杀戳的悲怆气
氛， 仿佛从这白菊花上见到了烈士殷
红鲜血在滴落！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动中华翻天覆

地的变化 。 外婆居处周围新楼林立 ，
道路通畅。 原先郊区的寂寥被城镇的
喧嚣取代， 只有外婆那静谧地吐着芬
芳的花圃与一旁清澈的小河流水的叮

咚， 宛如 “世外桃源”， 吸引着近邻们
常来观赏。 每到秋夜， 月上树梢， 河
边依依垂柳轻拂着秋风的舞动， 恋影
憧憧， 窃窃的卿卿我我伴和着秋虫的
鸣唱， 仿佛在演奏着委婉动听的 《小
夜曲》 …

岁月无情的把外婆催老了 ， 疾病
又使她更加衰弱， 但稍有精神， 她总
要到花圃中摆弄一阵。

墓园里下雨了 ， 秋雨滋润着墓前
的菊花。 雨， 使我的思绪骤然停留在
那个揪心的夜晚： 狂风摧毁了盛开的
花朵， 骤雨压断了娇嫩的枝叶！ 第二
天清晨， 外婆望着枯枝败叶、 一片狼
藉的花圃捶胸顿足， 号啕恸哭， 佝偻
着病体 ， 扶正着一棵棵倒下的花枝 ，
残花上的雨水与泪水滚动在一起 。 扶
着， 扶着， 外婆倒在了花丛中， 与她
钟爱一生的花儿一起长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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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手记 | 马蒋荣 蹲守
有一句名言叫 “商场如战场 ” 。

这说明市场经济中的商场不仅竞争激

烈， 布满陷阱， 而且常常充满硝烟 、
刀光剑影， 甚至是你 “死” 我 “活 ”
的。 我就有幸曾在这个 “战场” 上有
过三天 “蹲守” 的经历， 虽然已经过
去 26 年了， 但如今回忆起来还记忆
犹新、 历历在目。

1995 年 12 月， 总厂下属的老干
部 “三产” 公司总经理做成一笔铸铁
生意， 理想中的操作方法应该是万无
一失、 坐享其成的： 从云南某一家老
关系的钢铁厂运来铸铁胚料， 卖给由
本厂一位中层干部介绍的一家贸易公

司， 从中赚取差价。 虽然作为具体操
作者的我去过这家贸易公司看过， 认
定这家开在华南宾馆里的公司有问

题， 并再三向总经理提出最好不做 。
但由于是熟人介绍的， 总经理还是签
约了。 对方在拿到 120 吨两节铁路车
皮的铸铁提货单后， 交给了我一张声
明要 5 天后才能去银行兑现的延期支
票。

五天后， 当财务把支票给进银行
时， 因为对方账户无钱而吃了退票 。
我当即去该贸易公司所在的宾馆联

系， 谁知此公司早已人走楼空， 原来
借用的客房内一片狼藉。 于是我立即
赶赴铁路上海南浦火车站打探铸铁的

下落， 被告知， 两天前这批铸铁已经
全被运走。

这一下， 我急了， 知道肯定是碰
到 “阿诈里” 了。 在迅速汇报总经理
后， 总经理当即做出决策， 通过总厂
保卫科向闵行公安分局经侦科以诈骗

案报案 。 但是报案管报案 ， 面对人
间蒸发的这家贸易公司 ， 我们公司
将面临多达 17.28 万元经济损失的
后果 。 虽然总经理派了小车让我 2
天 2 夜在上海郊区所有用得着铸铁
的企业去打探 ， 可是却一无所获 。
但我不甘心就此罢手 ， 正好我的家
当时离这家宾馆很近 ， 于是我除了
每天几个小时的睡觉时间 ， 整日整
夜就坐在宾馆的大堂上进行观察， 以
期获得点线索。 俗话说 “工夫不负有
心人”， 在我蹲守宾馆大堂的第三天
晚上， 有一位运输公司的人也来找这
家贸易公司， 发现人走楼空， 正在问
总台小姐， 我听到后， 立即和他聊了
起来。 真是 “无巧不成书”， 他居然
就是运输我们这批 120 吨铸铁的运输

公司老板， 这家贸易公司委托他们从
铁路南浦站把这批铸铁运到江苏太仓

某机械厂， 同样开了张空头支票被退
票， 也来找这家公司。 于是我立即告
诉他， 这是个阿诈里公司， 我们已报
警， 只有通过法律手段才能追回我们
的损失。 并请他立即陪同我去太仓共
同追回这批铸铁， 他或许也能追回这
笔运输款， 运输公司老板同意了我的
要求。 于是我立即电告保卫科请他们
邀请闵行经侦支队派人一起前往太

仓。 真是不幸中大幸， 当我们在第一
时间赶到这家机械厂时， 这批 120 吨
的铸铁， 已经入炉了 12 吨， 尚有 108
吨还堆在炉子旁， 于是立即被封存 。
就这样， 最终由于我坚持不懈的蹲守
而找到了关键线索 ， 使此案迅速破
案， 公司因此而追回了绝大部分的款
子。

事后 ， 董事长总经理都表扬了
我的 “蹲守”， 但更重要的是这次经
历使我后来升职担任总厂下属部门

的经营管理工作十三年中 ， 没有一
次因为老熟人老关系被 “薅羊毛 ”，
更没有因此而要去 “蹲守 ” 追讨应
收账款！


